鲁迅，你怎么舍得她难过？

                        张家港外国语学校 王开东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被我们挥舞了这么多年，而且金枪不倒，红旗飘飘；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极了先生根根竖起的短发和冷嘲热讽迎风飘举的八字须。对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和煌煌数百万言的文学成就，我只能有两个感受：一个是赞叹，另一个还是赞叹。
    然而，我们敬慕、爱戴一个伟人，也没有必要为尊者讳。鲁迅的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历史，却对不起自己的天地良心，对不起朱安。
鲁迅和朱安——我不选择，我不喜欢
    1906年，鲁迅在母亲的逼迫下，很不情愿的从日本回国，回家后的第二天，包办的婚礼就要举行。族人们如临大敌，对桀骜不驯的周家大公子严加防范，然而……

当然，我不否认鲁迅的痛苦是绝望的毁灭的，这种痛苦甚至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但我要说的是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一个封建时代最弱势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并最终成为鲁迅神坛前最菲薄的祭品。
鲁迅曾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然而，我要问的是：“先生，这件礼物你供养得起吗？”朱安她绝不是“物”，她和你鲁迅一样是一个人——一个虽然没有文化，却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而你却把她看成了一个“物”，一个没有使用价值，以致你终生都没有碰过的“物”，这公平吗？先生，你也许要说，“我也是受害者”；不错，这一点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作为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你应该和包办婚姻，和你的母亲、族人斗争，你应该把匕首和投枪指向他们。先生，我从来就不怀疑而且敬佩你的斗争精神，你能做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为什么不能做家族的婚姻叛逆者呢？最令我失望的是你不但没有反抗，反而，迁怒于朱安——一个更为不幸的灵魂，这不像是鲁迅您的所为，倒像你笔下的“鲁四老爷”。我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新婚几天，你都在母亲的房中过夜，第四天先生你就漂洋过海，一去三年。回北京后，朱安烧的饭菜，你不吃；朱安缝的衣服，你把它仍到院子里去；朱安铺好夫妻床铺，你甚至大怒，拆了床板……而你对造成你一生悲剧的母亲却毫无怨言，同是女人，这，何其不公也！


鲁迅和周作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由于鲁迅和作人年龄相仿，兄弟情感很深，鲁迅从日本回国，更多的也是想帮扶弟弟。那么，这文坛两兄弟何以要反目成仇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信子——周作人的日本老婆。对于鲁迅兄弟的反目，有很多版本 ：有人说，是信子要霸占房产，有人说鲁迅与信子有情感纠葛……

对此，我宁愿相信后者：其一是信子是鲁迅先认识的日本下人，那时留学生与这些下人发生关系很正常，我宁愿把鲁迅想象为一个正常的人。其二是周作人婚后，信子努力和鲁迅走得很近，但鲁迅却与她保持距离；信子写给鲁迅的信件达三十八封，而鲁迅单独回信只有三次；或许正是这一点，激怒了信子，才导致后来信子的栽赃报复。其三是周家所有的人，对这件事讳莫如深，无论是周作人这边，还是鲁迅那边，这说明这中间肯定有沟沟坎坎。其四是我打死也不会相信周作人凭白无辜的相信他妻子的话，别忘了周作人也是个大家，决不至于沦落到为了房产而兄弟阋与墙。不过，就此打住，我补充这一点，还是为了朱安。忠于鲁迅的朱安在这起事件中，坚决的站在大先生（鲁迅）这边，并和鲁迅两人一道搬出了八里湾。在重新租住的地方，鲁迅不愿见到朱安，朱安就用两只木箱，一个装洗干净的衣服，一个装鲁迅换洗的脏衣服，我不知道鲁迅当时有没有想到过朱安的心情。倒是在鲁迅死后，朱安虽然生活濒于绝境，却拒绝接受周作人的资助，因为她的大先生不喜欢他。


鲁迅和许广平——你是风子我是怪
   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牺牲。但有“枭蛇鬼怪”之称的许广平，却用理解和热爱打碎了鲁迅封冻已久的心。 在许广平所写的《风子是我的爱》中，有这样的爱的宣言：“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这其中的“殷殷握手”，很耐人寻味，这足以证明鲁迅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柳下惠，而且还极有可能是一个急先锋，因为鲁迅早就想鸟枪换炮了。鲁迅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同居。是年，鲁迅四十七岁，广平二十九岁，而朱安五十岁。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而对于朱安呢？鲁迅于1934年12月写给许广平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写出了他们爱情的艰难。算了吧，鲁迅，你别悲壮了，幸好还有朱安。你终于苦尽甘来，软玉温香抱满怀，而朱安呢？谁来为她四十多年的凄苦婚姻买单？在她情感生活的一片荒漠中，她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个尽头？但她告诉我们，“大先生是个好人，他待我很好，我们从不争吵；许先生也是个好人，我不恨她……”呜呼，我说不出话……

朱安和祥林嫂——谁的黑夜比白天多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做朱安还是做祥林嫂？这是一个无须考虑的问题。祥林嫂惨则惨矣！她或许没有爱过，但她至少恨过，女人过……尽管她死后可能要分成两半，但她生前是个完整的人。而朱安却连恨的权利也没有，女人的权利更是痴人说梦，她大约的确是一个残缺的人。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很不以为然，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蛮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跑来走去”……呜呼！朱安，你连剖白自己精神苦痛的自由都没有啊！

先生在《灯下漫笔》中精辟的指出：“中国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暂时做稳奴隶，一种人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但他似乎确凿没有想到，他的结发妻子居然是“想做女人而不得”呢？
其实，朱安也是个个性的女人。结婚的时候，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就不顾女人小脚的伦理，偷偷的在鞋里塞上棉花，好讨大先生的欢心……鲁迅死后，由于生活不能自给，朱安准备卖掉鲁迅的一些书。许广平托人带信：“鲁迅的遗物一定要保护好。”朱安悲愤的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保护好呢？”这句话常让我想起老舍经典的台词：“我爱大清国，可谁来爱我呀！”但朱安终究没有卖书，并明确表示，所有遗物都由许广平和周海婴继承。社会各界知道后，纷纷捐款，但朱安一分钱也没有拿，骨气着呢！但我恰恰希望她是个糊涂人，那样就会少一些苦痛。
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不知九泉之下的先生听到了这些话，有何感想？

    鲁迅一生可能有很多愧悔的事，但我敢大胆的说都与朱安无缘。“度尽劫波兄弟在”，最终却未能“相逢一笑泯恩仇”，才是先生最大的隐痛。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伤逝》，据先生的挚友许寿棠回忆说：“鲁迅哪里是在伤逝爱情，他是为兄弟反目而伤逝啊！”而我是多么希望先生能这样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安姑，为自己……”

